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身影穿越时空，定格成为永恒的坐标；总有一些故事历经岁月洗礼，依旧闪耀着信仰
的光芒。

1936年，16岁的沙洪踏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之路。20岁时，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一分校任
宣传干事的沙洪，与文工团副主任王久鸣一起创作了《跟着共产党走》（又名《你是灯塔》），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60余载峥嵘岁月，从热血青年到文化战士，从战地宣传的组织者到党报建设的开拓者，沙洪的一生始终与党和
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拼搏奉献。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在沙洪诞辰105周年之际，让我们在《跟着共产党走》的歌声里，回顾他的奋斗足迹，感悟他的拳拳之心，致敬历史，

宣誓未来——将“永远跟党走”融入血脉、化为行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跑好新时代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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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激荡人心的歌声
——写在沙洪诞辰105周年之际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

坚守初心、夙夜在公——
“他没有休息的时候，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1943年，沙洪从抗大一分校调任大众日报社通联科工作。
作为通联科科长，白天，沙洪阅读大量来自各地通讯员的来稿，组

织同事们讨论重点稿件，对需要补充修改或者不适合采用的稿件，由他
和同事向通讯员讲明理由，并定期制定报道提示发给每位通讯员。

夜幕降临，枪炮偃息。沙洪案头的小棉油灯亮了，昏暗的光线下，
摆着因敌人电台干扰而严重掉字的稿件，他逐字逐句推敲着上下文。
每个清晨，《大众日报》抵达读者手中，经他亲自编辑刊发的新闻总能做
到最全面、最准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刚刚睡
下不久的沙洪一改往日的慢条斯理，趿拉着鞋从房中跑出来，连声问道：

“怎么回事？”当他从乡亲们的口中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后，立刻手舞
足蹈，拍着巴掌大笑起来：“我们吃尽苦头，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乡亲
和战友们七嘴八舌地重复着他的话，小院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日本宣布投降后，山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的命
令，组成五路大军，向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和胶济、津浦等交通线进军。

《大众日报》和山东所有新闻单位迅速抽调人员随军采访，沙洪作为记
者团首席记者也在其列。

此时，据守诸城的日伪军仍负隅顽抗。炮火连天，为了获得第一手
消息，沙洪坚持随部队一同行动。9月8日，日伪军弃城逃窜，诸城宣告
解放。沙洪第一时间从师指挥所通过电报发出了胜利消息。

抗日战争结束，《大众日报》的办报条件日趋平稳，开始增设副刊。
“才子”沙洪担当起副刊主编这一任务。工作中，沙洪尽心尽责，常常通
宵达旦，对通讯员发来的“大家唱”“庄户诗”进行“再创作”，指导年轻的
同志们快速成长。

解放战争打响后，沙洪再次奉命前往鲁南敌后采访。在那段硝烟
弥漫的战争岁月，一段段经历给战友们留下深刻印象——冬季里，沙洪
不顾严寒跳入湍急的河流，将战友们乘坐的小船推出急流；烽烟炮火
中，他用一篇篇新闻稿件，书写军民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

1948年底，淮海战场捷报频传，徐州宣告解放。沙洪从济南带领
一支新闻队伍南下徐州，创办《新徐日报》和新华社徐州分社，并任副社
长兼总编辑、编委会主任。随后又被派往青岛，任青岛日报社首任总编
辑。在他的劝说下，妻子姚明来到青岛工作，两人将家安在了湖北路4
号。他们的儿子、小女儿在此出生，沙洪分别用“大海”与青岛的“青”为
孩子取名，也将对青岛的感情融入青岛的建设与宣传工作中。

在青岛日报社工作期间，沙洪夙夜在公，彻夜不眠地工作近乎常态。
“他没有休息的时候，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曾与沙

洪共事的《青岛日报》时事编辑、102岁的老报人吴树生说。沙洪妻舅
姚旭自小跟着沙洪夫妇生活，他回忆说，“每当我半夜醒来，总看到他书
房里还亮着灯，常常听到他的咳嗽声。”

1954年，沙洪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后又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宣教
干部局等部门工作。作为一名从抗日战争一线走出来的新闻工作者，
沙洪始终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奋斗精神和乐观赤
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忠于职守、心怀家国的缩影，那些关于真相的
执着、关于文字的敬畏、关于时代的担当，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

提携后辈、春风化雨——
“他严肃认真、细微严谨，而又从容大方、温和可亲”

1948 年，22 岁的耿林莽迫切地想要投身革命。他投书《新徐日
报》，申请参加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沙洪的面谈邀请。

“这样一位首长亲自和一个无名小卒的年轻人谈话，这本身便使我
深感惊异，备受感动。”耿林莽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穿一套褪了色的黄
军装，却非军人风度，有一种安详平和、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

谈话后没多久，耿林莽便接到上班通知。考虑到耿林莽身体不好，
沙洪没有安排他随军南下，而是让其留在报社，并给他分配了单间宿舍
方便调养身体。

《青岛日报》创刊后，耿林莽被调到青岛。此时，他已经在报上发表
了不少诗文，沙洪因此安排他担任《青岛日报》副刊编辑。耿林莽这才
知道，忙碌的工作之外，沙洪始终默默关注着他的生活和工作，那些发
表在报上的文章，都被沙洪一一记在心里。

“我那时年轻，性格内向，除了埋头工作，从不到领导身边走动。沙
老并不负责审副刊稿，但我发现他很关心我写的杂文，不止一次亲自给
我修改题目，改得新颖又贴切。”后来，耿林莽应沙洪要求开展一项棘手
的调查工作。“这件事使我战战兢兢，因为从无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但还
是硬着头皮去‘闯’了。”

一天午休时，耿林莽找到正在俱乐部下象棋的沙洪，向他汇报工
作进展。沙洪一边听，一边给予耐心指导。“记不清这事是怎样了结的
了，恐办得不是很出色，但沙老没批评我。”耿林莽说，“他是一位严肃认
真、细微严谨，而又从容大方、温和可亲的领导。作报告时也是侃侃而
谈，从不疾言厉色。”

在吴树生记忆中，沙洪也是如此。“他对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一视同
仁的关心。”吴树生说，“他好像有种特别的气质，不管‘进步’还是‘落
后’，不论职位高低、脾气好坏，都能交流起来。”但对于稿件，他绝不放
松要求，稿子写得马马虎虎，只要被他看一眼，立马“露馅”；审稿过程
中，当他发现记者对稿件内容把握不够准确，重点不够清晰，也从不发
火，而是将记者叫到案旁，手把手地指导改稿。

此后多年，很多在青岛日报社共事过的编辑记者们一直与沙洪保
持着联系。

当已经成为作家的耿林莽将自己出版的文集寄给沙洪时，沙洪热
情地回信道：“散文诗这种形式很好，我是很喜欢读的……希望你继续
多写，写得更好。”

如春泉润物，于无声处滋养人心。在铅字与墨香交织的岁月里，沙
洪以对青年人默默的关怀和提携，照亮了无数新闻工作者的求真之道、
传承之路。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有一分热就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就发一分光”

“朝阳和夕阳，同是一个太阳，只不过东升西降，推动着历史巨轮向
前方……人生易老志不老，晚秋红叶更傲霜。有一分热就发一分热，有
一分光就发一分光……”199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表彰全国先进离
休干部，拍摄了电视片《同是一个太阳》。

此时，沙洪已是古稀之年，但在工作之余，他还是抽出时间，为这部
电视片创作了歌曲《朝阳和夕阳》。而这首歌，也正是他离休生活的真
实写照。

1988年8月，沙洪从中共中央组织部离休，可忙了一辈子的他，却
依然闲不下来。他说：“在人生创业的征途上，如果说年轻时是三十而
立的话，那么到了年老时第二次创业应该是六十而立，而这六十而立之
年，又正是人生最为成熟、炉火正红时。”

宋庆龄基金会、《民主与法制》社、北京现代管理学院、《老人天地》
杂志……一项项工作填满了沙洪的离休生活。

“我母亲创办《老人天地》后，父亲就担任了杂志的编委会主任。”沙
洪的儿子沙大海说，“能为老年人做点事，他和母亲都很高兴。”

在这里，沙洪提出了“老年刊物老人办”的观念，为全国老年刊物
办刊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同事胥仕中回忆，即使病魔缠身，沙洪仍
然躺在病床上同他交流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传授办好《老人天地》的
经验。

上世纪90年代，一份反映假药致多人死亡的材料递到时任《民主
与法制》社社长沙洪的案头。令沙洪无比痛心的是，这起制假售假的案
件背后，还存在着极端恶劣的“保护伞”问题。他气愤地说：“为了钱就
可以制假害人，不顾人的死活吗？就可以违法乱纪吗？”

在沙洪的支持下，《民主与法制》以内参的形式连续向上级部门反
映情况，随后又对相关制售假药案进行连载报道，呼吁有关部门保护消
费者用药安全。

“为了这个案子，他好几天不出门。天天坐在那就是写，每天都写
到夜里两三点。”姚明心疼丈夫，让他休息会儿，到院子里活动一下，可
怎么说他都不听。

10多年里，经过沙洪整理、上报的相关稿件、资料摞起来足足有一
米多高。朋友劝他不要在这个案子上投入这么多精力，他没有争论，只
是将一幅“办一件事就要把这件事办到底”的字幅送给他们，无声地表
达着他的坚持。

正以处心、廉以律己——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组织上已经为我安排了一切”

从北京景山公园向西，穿过沙滩后街来到沙滩北街乙2号院，中宣
部大院的家属楼闹中取静。今天，这个游客最密集的区域，仍然保持着
旧时的模样。

自 1954 年沙洪从青岛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直至沙洪和姚明去
世，他们都住在家属楼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姚明曾说：“我们的家是
五十年‘一贯制’。”客厅里，除了刚搬来时购置的两套沙发，客人进来几
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当年，青岛日报社实行工资制，沙洪定为十一级，我定为十四级，
两人工资加起来，钱多了，却不知怎么花。那时的大虾才一角五分钱一
对。”姚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青岛工作一段时间后，两人就遇到
了第一次调级，可沙洪不但自己不调，还劝姚明也别调。此后的50年
中，沙洪和姚明两人的工资级别几乎没动。

上台作报告，沙洪挑不出一件“体面”的衣服，常穿着姚明的衬衫
上台。台下的人暗地里笑他：“你瞧，他穿着姚明的衣服呢。”沙洪从
不在意。

姚明常和儿女们唠叨：“你爸爸这一辈子，遇到分房、晋级全都让给
别人了。他对钱没有概念。”可沙洪却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组织上
已经为我安排了一切。”

房间的陈设朴素无华，可一旦走进卧室、书房、客厅，满墙满架的书
籍，却足以反映出房间主人精神生活的无比富足。

工作之外的沙洪不爱交际，沉默寡言。在沙大海的记忆中，青年时代
的他偶尔走进父亲的书房，看到的只有窗下的一张书桌、一盏孤灯和父亲
伏案读书、工作的背影。“我的父亲，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沙大海说。

沙洪常对孩子们说，君子合而不党，小人党而不合。大女儿沙红叶
说：“类似的话，我在许多地方听到、看到，可是从来没有被爸爸说出来
这么贴切。”

沙洪的一生，只有因工作、学习、生活而结识的无数战友、乡亲、
同志、同胞乃至亲人，却没有一个与他有个人利益关系的“朋友”。

在中组部工作期间，不少同事、朋友，甚至素不相识的知识分子、文
化界人士登门请求沙洪解决问题，他都耐心接待，倾听每个人的诉求，
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可到他和家人的事上，沙洪却从未托过一点“关
系”，找过一个“朋友”。

姚明常说他“倔”“拧”，沙洪则泰然处之，还挥笔写下了诗句“甘为
耕作一头牛”。沙洪的孩子也都深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看重人品、
知识、能力。73岁的沙大海，至今依然工作在中医临床一线。

走近沙洪，我们看到的，是他“正以处心，廉以律己”的清廉品格；是
他“一生不交‘利益朋友’”的正直本色；是他“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
气满乾坤”的豁然气度；是他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着一名共产
党员的初心。

历史的航程波澜壮阔，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进。时间流转，不变的是
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它激励着我们“跟着
共产党走”，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

■1989年，沙洪
为《青岛日报》创刊
40周年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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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沙洪家中使用多年的
书桌。 蔺君妍 摄

②沙洪与妻子姚明合影。

③《青岛日报》记者采访
沙洪儿子沙大海。

④沙洪在北京居住的家属
楼。 蔺君妍 摄


